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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四十节始于末时,即1798年;那时,北方王受了南方王之手所加的致命伤.这段历史曾由主前246年所预表;当时,托勒密向北方王国施行报复;1798年,拿破仑治下的法国掳去教皇一事,也同样预表了这段历史.第九节中,南方王回到埃及之后,第十节便指出,北方王将向南方王发动反击.
于是南方王要进入他的国,随后回到本地.但他的儿子们必被激动,招聚极多的军队;其中必有一人定然前来,如洪水泛滥,冲过而去;然后他要回转,兴起,直到他的堡垒.但以理书 11:9、10.
在我们考虑尤赖亚·史密斯对应验第十节之历史的评注之前,我们先注意“泛滥并经过”这一表达.被这样翻译的希伯来语短语在第四十节也被译作“泛滥并越过”.原文中是同一个希伯来短语.整本圣经中,它只在另一个地方出现过.
他必冲入犹大,泛滥漫溢,直涨到颈项;其展开的翅膀必遮满你地的宽阔之处,哦,以马内利.以赛亚书8:8.
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节和第四十节,以及在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八节中,同一个希伯来语短语被译成三种不同的方式,尽管它们表达的意义相同.该短语的最后一个词——希伯来语“abar”,在第十节译为“pass through”,在第四十节译为“pass over”,而在以赛亚书中则译为“go over”.这三处的意思本质上相同,但在以赛亚书中,这些经文之间还存在另一种先知性的关联.
以赛亚书中的那节经文,在亚述王攻取犹大并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得以应验,但他从未攻下这座城本身.他攻至“颈项”,却始终未能征服“头”.在同一段预言中,以赛亚阐明了“头”所代表的预言性象征,并将“头”界定为王国的都城,而王国的君王也被称为“头”.他提供了两个见证,证明这一预言的真理：头象征着君王与王国;随后又以隐晦的方式指出,若预言的学生不接受并明白这真理,便不能得以坚立.那节隐晦的经文正是同一预言的一部分;该预言表明北方之王将要泛滥越过,但只到“颈项”.
原来亚兰的首城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首领是利汛;再过六十五年,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城是撒马利亚,撒马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以赛亚书 7:8, 9
“Syria”这个国家的“头”是它的首都“Damascus”,而“Damascus”（这座首都）的“头”是“Syria”的王“Rezin”.此外,“Ephraim”这个国家的“头”是它的首都“Samaria”,而“Samaria”（这座首都）的“头”是“Remaliah's son”（Pekah）,“Samaria”的王.同一预言中,在下一章的第八节,“Assyria”的王“Sennacherib”包围了“Jerusalem”,并且在第八节,它把他对“Jerusalem”的围困描述为直逼到颈项.
第七节和第八节根据两位见证人的证词提出了“头”的先知性象征,既代表君王,也代表该君王之国的都城;这就是那关于六十五年的预言,它界定了针对以色列北国和南国的两项各二千五百二十年的预言的起点.因此,这节经文极为复杂,因为它与«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节和第四十节相连,而那两处同样指出北方之王进攻南方之王的交战,正如北方的王西拿基立在«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八节中攻击南方的王犹大一样.
将这些北方王与南方王的交战联系在一起的关键,是“头”和“泛滥并经过”.在第十一章第十节,当北方王报复南方王时,他赢得了战斗,但他把“头”留在一旁,因为他“来到,并且泛滥并经过”“to”南方王的“堡垒”.第十节的历史表明北方王战胜了南方王,但他并没有进入埃及（那座堡垒）,即首都——“头”.
当南方王先前在第七和第八节中战胜北方王时,他“进入北方王的堡垒”,并且“得胜”,又“掳去俘虏”,带回“埃及”.在北方王的报复性胜利中,他并没有进入埃及,因此预表当苏联在1989年被席卷倒下时,俄罗斯——它的首都、它的头——仍然屹立不倒.“你们若不信,必定不能立稳.”在第十一和第十二节中被表为南方王的,正是俄罗斯;它赢得了那场边境之战,这片边境地带在古时是拉非亚,今天则是乌克兰.
'第10节.但他的众子必奋起,招聚许多大军;必有一人前来,泛滥而过,又要穿过;然后他必转回,并且奋起,直到他的堡垒.'
这节经文的前半谈到儿子,使用复数;后半则谈到一个,使用单数.塞琉古·卡利尼库斯的儿子是塞琉古·克拉俄诺斯和安条克大帝.二人都热心投入为他们的父亲和国家伸冤复仇的事业.年长的塞琉古首先登上王位.他集结大批人马以收复其父的领土;但他在身体与国势上都是一个软弱而怯懦的君主,财力匮乏,又无法约束军队,因而在毫无光彩的两三年统治之后,被自己的两名将领毒杀.他更能干的弟弟安条克大帝遂被拥立为王;他接管军队,夺回塞琉西亚并收复叙利亚,有的地方通过条约取得,有的则凭武力征服.随后达成停战,双方一面谈和,一面备战;其后安条克折返,在战斗中击败了埃及将领尼古拉斯,并起意入侵埃及本土.这里的“一个”,正是那位必定要“泛滥并经过”的人.尤赖亚·史密斯,«但以理书与启示录»,第253页.
1989年苏联的瓦解标志着“末时”,而经文中的两个儿子代表里根和老布什这两个路标.自从1798年的“末时”——也就是但以理书十一章第四十节的起点——以来,罗马的淫妇被人遗忘,因为她如同耶洗别,留在撒马利亚,而她的丈夫亚哈则在迦密山向以利亚说话.她隐藏起来,却在暗中操纵,正如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做的那样.她的丈夫是她用来对抗南方之王的代理人军队.当她在1989年进行报复时,她以北方之王的身份带来了战车、船只和骑兵.
到了末时,南方的王要攻击他;北方的王要带着战车、骑兵和许多战船,如旋风一般来攻打他;他必进入诸国,如洪水泛滥,横扫而过.但以理书 11:40.
她在报复中的代理表现为“船只”,象征经济实力;以及“战车与马兵”,象征军事力量.在末世的预言中,军事力量与经济实力是美国的两个预言性特征,因为美国将禁止不向耶洗别下拜的人买卖;若他们仍拒绝耶洗别权柄的印记,就要被处死.正是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在与教廷合作之下,被用来促成1989年苏联的解体,尽管俄罗斯仍然存在.
应验了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节的那段历史,在指出1989年为末时的第四十节后半段的历史中被重演.第六至第九节的历史代表了引向末时的历史,而末时在第四十节的前半段中被界定.因为正如怀爱伦姊妹所记：“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中已经应验的许多历史将要重演”,所以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五至第十节完美地说明了第十一章第四十节的历史.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一至第四节指出,在末日的“结局的时候”,两角之国的第二位君王是古列.末日中的“结局的时候”是1989年,而由古列所代表的第二任总统确立了一条预言性的序列,使预言的学生可以从1989年起数到第六任总统,他将是最富有的总统,并且会搅动（唤醒）全球主义的龙的势力,无论是世界范围的全球主义者,还是美国的全球主义者.那段预言历史随后跳转到圣经预言中的第七个国度——联合国的十王,并指出其首要且首位的君王,由亚历山大大帝所代表（其名意为“人的战士”）,以及在人类恩典期结束之时,当伊斯兰的四风被完全释放时,他的国度将最终解体.
接着,第五至第九节经文阐明了538年教皇政权登上王位之前那段时期所代表的历史,因为首先,将要成为北方之王的势力必须克服三个地理障碍,正如塞琉古当年所做的那样,他随后被确立为北方之王.此后,北方之王统治了三年半,这三年半以三十五个实际年份来表示,直到南方之王进入他的堡垒并将他擒获;他后来在埃及因从马背上摔下而死.因此,这些经文指出了在1798年终结之时结束的那段历史.
第十节指出了1989年末时的历史,并且与第五至第九节一起,它们代表了第四十节的历史;第三十至第三十六节的历史也是如此.因此,从第一节到第十节,一行接一行,有两条预言线.第一条涉及第六与第七王国的领袖,尽管在第六王国中第六位、也是最富有的总统与第七王国之间存在一个空白.
第二行涵盖了清除三个障碍的历史、北方之王的统治时期、以及谁在1798年被移除,内容延伸至1989年,并包括第二任总统,在上一行中由居鲁士所代表.
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代表第三条历史线,这一历史发生在第二节中的富有总统之后,但在1989年终结之时苏联解体之后的某个时候,并且在第十六节所代表的美国星期日法之前.
1989年末时之后的历史,在第一条线上,被带到那位自2016年开始激动全球主义者的第六位、也是最富有的总统.预言的历史,在第二条线上,被带到1989年.第十一、十二节中的拉非亚之战（“边界线”）,先于第十三节;在第十三节中,近来战败的北方王重整军旅,随后击败南方王,就在第十六节之星期日法之前.第十三节中北方王的代理势力,乃是自1989年至星期日法期间执政之八位总统中的最后一位.因此,第十三节必定发生于第八位总统——那从七位中出来者——当选之时或之后.第十一、十二节开始于第六位、最富有的总统之前不久,并且很可能结束于这同一位总统当选之前不久;他后来成为那从七位中出来的第八位,并在第十三至十五节所述代理战争的第三场战役中得胜.
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中南方王的报复,是对第十节中南方王所遭受之失败的回应.第十节指出,北方王于1989年取得了胜利,而这胜利乃是由美国与梵蒂冈之间的秘密联盟促成的.北方军队的这场胜利,是代理人战争的第一场战役.那在古代得以应验的字面热战,乃是末后日子里一场代理人战争的预表;因此,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中的胜利,必是南方王在代理人战争第二场战役中的胜利.
第十至十五节中有三场战争,它们在古代都已藉着真实的热战而应验;但它们也预表末后日子代理人战争中的三场争战.第一场争战,是兽与假先知的秘密联盟于1989年对龙所取得的胜利.代理人战争中的第二场争战,将由南方王那无神论之龙的势力,战胜教皇及其代理军队的联盟.代理人战争中的第三场争战,将由北方王的代理军队取得胜利,正如第十三至十五节所表征的.
按预言而言,将有三场炽烈的世界大战、三场代理人战争——由三次战役构成——以及伊斯兰三样灾祸的战争.此外,还有一场内战和一场革命战争.代理人战争中的第二次战役现今正在乌克兰——“边界线”——展开,这由拉斐亚所象征;当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在历史上首次应验时,拉斐亚正是南方王与北方王之间的边界线.
正当乌克兰代理人战争中的第二场战役展开之际,伊斯兰对那荣美之地三次攻击中的第二次也正在发生.第三样灾祸的第一次攻击于2001年9月11日来到,而十四万四千人的印记工作开始了.印记时期将在美国那即将来到的星期日法时结束,那时第三样灾祸中的伊斯兰将再次攻击美国.第一次与最后一次的攻击是相同的,而它们二者都标志着«启示录»第十八章那位天使的声音;这也就是第三位天使的声音,也就是第七号筒的吹响,也就是第三样灾祸.
在那两次攻击——即两个声音,也就是第七号角之声——之间,第三样灾祸中的伊斯兰,于2023年10月7日所攻击的,并不是现代属灵的荣美之地,而是古代字面的荣美之地.
当时所开始的争战,如今正发生在第十一与第十二节所述拉菲亚之战发生的确切地区.加沙地带乃是南方犹大国与埃及之间的边界.2023年10月7日,乃是众轮中的一轮,标志着悖逆;亦即希伯来字母表中的第十三个字母,它与首末两个字母合在一起,构成“真理”一词.
第三祸之伊斯兰对荣美之地的第二次攻击,发生于2023年10月7日,并且正是发生在古代拉斐亚之战所发生的确切区域,以应验第十一与第十二节.对荣美之地的第二次攻击,借着先知性地理象征,与代理战争的第二场战役相连,正如乌克兰战争所代表的那样.
逐句而论,如今正在乌克兰（边境之地）进行的代理战争之第二场战役,包含了第三样灾祸之号筒的第二个音符（2023年10月7日）;此事成就于十四万四千人受印之最后时期.那受印的经历,乃由但以理在第十章中加以说明;当时他在二十一日哀恸期满之后看见了“marah”的异象,而那二十一日,正是那两位先知倒卧街上三天半的预表.那异象被解释为对“末后的日子神子民所必遭遇之事”的说明.
由希底结河异象所代表的真理,即封印的真理,在第十一至第十五节的预言历史中得以应验.这是始于1989年的第四十节的历史,并延续到第四十一节以及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这是关于第二节中那位第六位、最富有的总统的历史,其所代表的时期一直延续到第三节所注明的“亚历山大大帝”的第七个王国.
始于2014年代理战争第二场战役开端、随后于2015年由那位最富有的总统展开其竞选之历史,就是第四十节中的空白区域,自1989年直到第四十一节中的星期日法;它也是第二节中第六位、最富有的总统直到第七个国度之间的空白区域.这段历史始于2001年9月11日«启示录»第十八章的第一位声音,并终于«启示录»第十一章大地震之时的第二位声音.那段历史也是以西结在第十二章所指出的历史时期,在其中一切异象都得以应验.那一段时期就是十四万四千人受印的时期.上帝子民的成圣乃是借着祂的话语而成就的.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约翰福音 17:17.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这异象赐给以西结的时候,他心中充满不祥的预感.他看见祖先之地一片荒凉.那座昔日人烟繁盛的城如今不再有人居住.城中再也听不见欢笑的声音和赞美的歌声.先知自己在异国他乡,成了寄居者;在那里,无边的野心与野蛮的残酷主宰一切.他所见所闻的人间暴政与不义令他心灵痛楚,他昼夜悲痛哀哭.但在迦巴鲁河畔呈现在他面前的奇妙象征,却显明了一种超越地上统治者的至高权能.在亚述与巴比伦那些骄傲而残酷的君王之上,慈爱与真理的神坐着为王.
在先知看来,那些如轮般错综复杂、仿佛纷乱不堪的景象,其实都在一只无限之手的引导之下.上帝的灵向他显明,自己正推动并指挥这些轮子,使混乱化为和谐;因此,整个世界都在祂的掌控之中.无数得荣耀的生灵一经祂的吩咐,便预备好去挫败恶人的权势与策略,并把美善带给祂忠心的人.
同样地,当上帝将要向所爱的约翰开启将来世代教会的历史时,祂借着向他显现“一位好像人子的”,在灯台中间行走——这些灯台象征着七个教会——从而赐给他救主关怀并看顾祂子民的确据.约翰既被指示教会与地上权势最后的大争战,他也被允许得见忠信之人的最终得胜与拯救.他看见教会被卷入与那兽及其像的生死冲突,并且对那兽的崇拜在死亡威胁之下被强制推行.但他越过战斗的硝烟与喧嚣,看见一群人与羔羊同在锡安山上;他们额上不是兽的印记,乃是“父的名写在他们额上”.他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像,并兽的印记,并它名的数目的人,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并唱摩西和羔羊之歌.
这些教训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需要坚定地倚靠上帝,因为我们眼前就有一段将要考验人的灵魂的时期.基督在橄榄山上,预述了在他第二次降临之前将要临到的可怕审判：“你们将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和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这些预言在耶路撒冷被毁时已有部分应验,但更直接地适用于末后的日子.
我们正站在重大而庄严的事件门槛上.预言正在迅速应验.主近在门前.不久,一个对所有活着的人都极其重要的时期将展现在我们面前.过去的争端将被重新激起;新的争端也会兴起.在我们这个世界即将上演的场景,人们至今甚至尚未想象到.撒但正借着人工作.那些正努力修改宪法并设法通过一项强制遵守星期日的法律的人,并不明白其结果将会如何.危机已迫在眉睫.
但在这重大危机中,神的仆人不可倚靠自己.在赐给以赛亚、以西结和约翰的异象中,我们看见天与地上所发生的事何等紧密相连,也看见神对那些忠于祂之人的看顾是何等深切.世界并非没有统治者.将要发生之事的安排在主的手中.天上的威严者把列国的命运,以及祂教会的事务,都握在祂自己手中.«证言»第5卷,第752、753页.




